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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无言
□ 马西良马西良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三十多
个年头了。三十多个春秋装满了
无尽的思念。闲暇之时，回想起
父亲的音容笑貌，品味自己的人
生之路，更是深深理解了父爱如
山的哲理。

父亲是从困苦中长大的，一
生操劳。他十二岁时老爷去世，二
叔才九岁，家里没有地。为了生
活，年幼的父亲跟人学织布，靠一
梭一梭的轮回为家里挣钱度日，
二叔很小的时候就给有钱人家放
牛。但家里还是困难，奶奶只好把
二叔送到县教会办的孤儿院。到
我记事时就知道父亲很能干，他
手很巧，会做木工活，有时打纺棉
车拿到集市上卖，添几个零花钱，
以弥补生活的不足。后来，父亲靠
几天私塾学到的功底，成为村的
会计。而二叔靠自学和钻研成为
悬壶济世名振四方的医生。

父亲做帐从来一丝不苟，字
迹清楚，因而常常得到上级的好
评和奖励。年终决算是一年之中
会计最忙的季节。一到冬天他们
几个会计关起门来，集中一个地
方办公。算盘珠子“噼哩叭
啦”，有时为了几分钱合不上
帐，他们一整就是几个通宵。晚
上加班，天再晚再饿也没有人去
仓库抓一把花生。生产队里一到
秋未冬初才刨地瓜，晚上分到很
晚。回到家，父亲常常是冻得嘴

唇发青，但他自己分得的地瓜还
在地里。

我们家兄弟多，父亲为我们
操碎了心，每到冬天，父亲总是
千方百计买点焦沫炭渣加上粘
土，用水和成煤饼晒干，以务冬
天取暖。记得当我初中一年级
时，父亲喊我到八十多里外的小
煤窑买煤。运煤的工具是独轮
车，父亲推车，我在前面拉。到
现在我还记得，父亲推车的样
子，他干瘦的身材弓着腰推着
车，一步步往家挪，虽然天气已
十分寒冷，可他仍然头上冒着热
气。看着父亲推车的样子，我十
分感动，心想今后一定好好学
习，挣钱让父亲享享福。

父亲一生爱干净，自己的衣
服一般不麻烦别人，每天他都要
将家里桌椅抹一遍，地扫得很干
净。他用的玻璃罩煤油灯，总是
擦得干干净净，有点烟迹，就把
灯罩拿下来，放上一点酒精，然
后用嘴哈热气，再用软纸擦试一
新。他用的茶壶、茶碗，每天都
洗几遍。每到夜深人静时，父亲
总是把水桶洗刷干净，然后到河
里挑两桶水，等第二天烧茶喝。

父亲任职期间，一直担任国
家统计局滕州市家庭记帐点的负
责人，安排农户每天将收支情况
全部记录下来，上至买一架缝纫
机、收音机，下至卖几把葱，几个

鸡蛋，为各级提供可靠的农户收
入情况信息。这在滕州市一共三
个村，其中有马河村每年都在受
到县里的好评，每年都会因此领
到县里奖励的锄头、镰刀等农具。

父亲知道学习的艰难，更知
文化的重要。他再困难，也没有
忘记供我们上学，买学习资料，对
我们学习提出要求。每当我们考
出好成绩，父亲总是很高兴，逢人
便夸。父亲于 77年因病去世。
那时哥哥还有一月结婚，而我还
有一个多月高考。父亲去世没有
留下任何遗言，留下的只是对我
们的期盼，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
家产，但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
与人为善，胸怀坦荡，公而忘私的
美好品德。也正是父亲这种高尚
情操，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路
上，永往直前，决不言败。

爱，其实是简单而平常的字
眼，爱不是海誓山盟，不是急风
骤雨，也不是甜言蜜语。爱是早
晨的阳光温暖而和煦，爱如茉莉
花香，爱是路边无名的小草，清
香淡淡而馨香满怀。当我们膝下
得子时，当我们回望老父亲沧桑
的皱纹时，才懂得父爱是一种男
人之爱，深沉之爱；父爱象大
山，头顶耸立着威严；父爱像冰
河，心里流淌着真情，时间的推
移，让我们更深的感悟到这一
点，父爱如山。

被季节拨乱的心情
□ 张琴

春风吹绿了大地，迎来了鲜
艳的花朵，蝉儿鸟儿蝴蝶翩翩起
舞，迎来了夏天。

春夏秋冬在这个充满雾霾的
世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心灵感
受一下呼吸带来的清爽，当我走
在乡间的小路上我的心砰然平静
下来，看到几个月前还枯萎树枝
现已经充满绿叶，看着前几天还
绿悠悠的麦子现已成熟，忽然想
到人生也是如此。从嗷嗷待哺的
婴儿到在学校学习的学生，再到
步入社会现在的我们，感觉时间
好快，时间都去哪了，在这个人

生的的大舞台上，我们度过了多
少个春夏秋冬，经历过多少酸甜
苦辣的故事。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蒲公
英，看这一颗颗微不足道的种子
隐藏在绒下聚在了一起，这一个
集体又都随风飘散，开始了自己
都不知道终点在哪的旅程。有可
能飞一下就落地，也有可能一飞
就是几十载，我想这就是命运。

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仿佛一
切烦恼与疲惫都吹散了，每一根
紧张的神经也渐渐舒缓了；风儿
吹散着远处的树叶，闪着绿幽幽

的光，风儿吹动树叶那飒飒作响
的声音，像唱着一首动听的歌；
这就好像是在我们生活中遇到的
一个小插曲，把我吸引住了一
般。感觉自己有点孤独，不想与
人交际，只想沉浸在这里。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孤
独，有的人是自愿，有的人确实
无奈。不管怎样，孤独，都是一
门必修的课程。不管你去学习，
还是工作都要经的起孤独的测
试。庆幸的是，你可以选择不及
格。这就好像炎热的夏天，和寒

冷的的天一般，你可以选择不出
来，躲在空调房里不去面对。

生活本来就是一张华丽的
袍，上面却爬满了虱子。在复杂
的环境下，总会给自己靠上一把
枷锁。起初开始走的时候，是一
条通往自己想去的地方的路，但
是走着走着，风景的改变，迷惑
了自己那颗单纯的心。路原本的
尽头是自己的梦想，但是环境中
的一些诱惑或是恐吓，是自己离
自己的梦想却越来越远。就像秋
天的树叶一样越落越多。

□ 吴兆雷

今晚
有明月

为了你
那莱茵河畔的女神
美丽的罗蕾莱呵
你
月夜的歌神
追求你
我多少只船儿沉没了
挣扎着
我再爬上岸来
你曾微笑着劝我
放弃吧
你的追求
不，没有追求
我的生命
就像一具躺在沙漠的活尸

把你的琴放下吧
我会摸索到
那些属于我的音符
你细飘来如飞絮的歌儿
又起伏在我青春的田野
循着歌声
我再撑帆起航
即使船儿永远
沉没于星辉闪烁的碧波中
希望之光呵
只要有追求
追求
今晚有多情的明月

六月的玉米
□ 闵凡利闵凡利

先说几句实话：四月过了是
五月，五月过了是六月。六月的
太阳毒，后娘似的，刀子般地剐
人。那个日子里我的乡人都戴着
一顶席夹子。席夹子是一种用苇
眉子编的有沿的帽子，和草帽是一
个家族的。草帽洋乎，但软塌，没
筋骨，不挡雨，还捂风，不象席夹子
那么有个性，水旱两用，男人似的，
有梭角。所以说在六月我的乡
村，就是席夹子汇成的河。

戴一顶席夹子，就使我的乡
人隔开了太阳的抚摸，我的乡人
就游在六月的阳光里，悠然自得。

那个时候，太阳就更暴燥
了，他把他的愤和恨一览无余地
倾泻下来，淹没了我的庄稼。庄
稼地里最多的是玉米。玉米默默
吮着太阳的光芒，就象婴儿吸着
娘的奶，那么从容，那么安详。

玉米长到六月就是一株树
了。四月里，玉米就一颗种；五
月里，是一棵苗；到了六月，太
阳变本加历的残酷了，玉米就是
在这残酷的阳光下长成树的。对

于这些肉体的折磨，他不亢不卑
的接纳着，用一种耐性和恒心，
用一种爱和活着的欲望。

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对我说的
事，他说麦子不经过冬天，就结
不出麦子；玉米不走过夏天，就
收不到饱满的粮食。父亲说：寒
和热是两个考验，都是折磨，挺
住了，就能丰收，就能结出金黄
的粮食。

丰收是玉米的最高境界，为
了丰收，玉米就得不停地接纳着
夏天的一切，风了，雨了，太阳
的晒了。这些玉米能挺，咬咬牙
就过去了，可六月里女人们用五
彩缤纷组成的一道道美妙绝论的
绚丽的风景，那种于心灵上的烘
烤，诱惑着玉米。那个时候，女
人们的红裙子张狂而热烈，激昂
而澎湃，使他们的美与活力无处
不在，无处不浸。而我亲爱善良
的玉米，就必须得承受，承受着
这种心灵的煎熬。

玉米只好怪自己：谁让我是
一株玉米？谁让我为丰收而活

着？玉米知道：自
己是这块土地的
种子；是粮食，
是纯朴而善良的
农人用生满老蚕
的手把他播到土
里，给了他一次再生
的过程。从种到收，
虽然只那么短短的百
多天的日子，可这一
点点的日子，他也要
认认真真地活好，活
成一种斗志，一种精
神。

六月的玉米在太
阳的万道光芒中舒展
着自己的身姿。葱绿的
叶儿随风摇曳，摇曳出了
一派浓浓的乡村气息。那气
息是那样清新而透明，倔犟而
坚韧。

而那时的席夹子，就繁忙
穿行于玉米中，象玉米开出的
花，在太阳下，那么古朴而悲
壮。

不知从什么时候，有这么
一个习俗：谁家的孩子娇气难
养，就给她认干爹干妈，这样一
来，孩子就会住世，容易长大。

我生于贫困家庭。前面两
个哥哥都夭折了，母亲很是害
怕我有个三长两短，于是找了
邻居一家姓马的，认作干爹干
妈（因听说姓氏是四条腿的干
妈好）。我的童年有一半是在
干妈怀里度过的。

到了五岁那年，正值解放
战争时期，干爹参加了解放
军。在部队当连长，一直在枪
淋弹雨中奋战。1950年，干爹
复员了。那时，我只记得他穿
一身黄军装，腰束皮带，挺让人
害怕的。后来，慢慢的熟了，他
便经常带我走亲串友，赶集市，
下河捉鱼，逗我玩耍，渐渐的颇
有父子之情。

土改时期，干爹是我们村
的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穷人斗
地主，分田地，搞得红红火火。
他铁面无私，一切为了群众着
想。1956年，我小学毕业，正
是合作化时期，干爹当了合作
社社长。那时我才十二岁，当
记工员，因有一次月底合计时
多给自己记了 2分，被干爹狠
狠批评了一顿。

1958年是“三面红旗”时
代，全党全民大跃进。干爹被
调到山家林煤矿当采煤区长。
一天，不幸发生了，井下瓦斯爆
炸，一百多人被困，当时干爹正
在家吃午饭，听说后甩下筷子
就往矿上跑，干妈拦都没拦
住。干爹当时没文化，他连防
毒面具都没戴就下了井。在家
的干妈最后等来的不是干爹的
人，而干爹的噩耗。可怜干爹
一生没儿没女，是我披麻戴孝
给他送了终。

干爹去世，干妈没了靠山，
没两年就改嫁了。于是，我又
有了新干爹。他待我很好，是
农村生产队队长，也是共产党
员。他身材高大，特别有力气，
带领着大伙干活。那时正是

“三年灾难困难”时期，上级发
来救济粮，他从不多领一粒，每
逢剩下一点，他就亲自送到“五
保户”家里。有次因为把家里
仅有的一碗粮食，给了村里的
一家困难户，还惹了干妈好大
的不快。

灾难总是接踵而至。一年
春天，为了给集体搞点资金发
展生产，干爹带领三十多人挑
煤去苍山卖，为了提醒大家，不
幸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撞到，当
场身亡，灾难也再次降临到干
妈头上。干妈直叹自己命苦，
不明白与她结缘的两个男人都
是共产党，也都是为了救别人
而不顾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这
么死心眼。共产党员都这样
吗？

现在，干妈已年过七旬，头
发全白，但身子骨还结实，值得
她宽慰的是儿子很争气，大学
毕业，也是共产党员，后来还当
上了局长，很是孝顺。

干妈的晚年倒也幸福。

我的干妈

□ 孙晋才


